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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思永
這天一早六點剛過，我從大安捷運站上了象山—淡水線的列車前往淡水，準備從那裡轉接巴士往「雙連安養中心」的所在地--後厝。
車上乘客不多。我坐上「博愛座」後，瞥見右邊隔座的一個男孩正聚精會神地讀一本英文雜誌，不禁好奇，移位到他身邊，開始執行挖掘台灣社會民情的「記者任務」：
「你在讀什麼雜誌啊？」
他把半捲起的雜誌展開說：「〈經濟學人〉，The Economist。」
我大吃一驚，想當年在台灣時，不要說大學生，舉國之內，會讀這本內涵比〈Time〉雜誌還深的人恐怕屈指可數。
「你還是個學生罷，讀幾年級了？」
「高二。」
才高二啊，真是後生可畏。
「讀哪所學校？」
「北一女。」
我壓抑著獲知眼前這個男孩原是個女兒身之後的驚訝。心裡想著，「怎麼沒穿綠衣黑裙呢？」
「誰讓你讀〈經濟學人〉的，它該不會是老師指定的課外讀物罷？」
「是我媽要我讀的。」
「你媽是歸國學人嗎？」
「不是，我媽沒出過國唸書。」
台灣居然有這樣的家庭！
「你曉得還有別的同學也讀〈經濟學人〉嗎？」
「不清楚，但猜會有。」
「〈經濟學人〉是週刊，每期都讀的話豈不累壞了？」
「不是啦，我們沒有訂閱，每讀完一本，媽媽就去買一本新的，這雜誌蠻貴的。」
這時我想到，她應該會在離北一女最近的「台大醫院」站下車。趕快追問：
「這會兒去學校不太早了嗎？」
「我要先到學校打球。」
「打什麼球？」
「打排球。」
難怪她沒穿綠衣黑裙！
她起身之際，我說：「回家告訴媽媽，你今天在捷運上跟一白髮老頭交談，臨別時他要我轉告您，說您很偉大！」
她很禮貌地輕聲謝我，面帶笑容。我暗自祝福這麼好一個前途無量的年輕人。
目送她下車後，我腦際浮上八月 15日出刊的《天下雜誌》封面:--個年輕人帶著盼望的眼神看著飛機艙內靠窗座位外面的藍天白雲，標題是--「我為什麼買了單程機票？」；主題是台灣人才嚴重外流的問題。記得前幾年李遠哲還發文憂心，台灣優秀的學子寧可留在國內念博碩士學位而不出國深造。曾幾何時，不少台灣的資優生更超越當年「來來來台大，去去去美國」的我輩大學生，從中學就開始準備高中畢業後到國外學校闖蕩。根據某學者的警告，愈早離開台灣到國外學習與發展的年輕人，學成後，回台貢獻所長的機率愈低。 
十五、六年了，台灣經濟發展遲滯不前，不論高薪、低薪的實質薪資都原地踏步。台灣天然資源少，最重要的資源是人。看到捷運上這位閱讀〈The Economist〉的高二學生，想著，她很可能也是高中一畢業就成為「單程機票族」的一員，能不為台灣的前景憂！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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讀後補言—資優生的另一面


李美枝
收到陳思永傳來這篇文稿的前兩天(2017/9/7)，報登--〈某北一女高一學生，穿著學校制服從自家大樓的頂樓跳樓而亡〉，口袋內留言：「不要找我了，就是我。」在這之前，輕生的女兒曾向母親說過：「活在這世界上好累，能不能不要長大？」
該生的父親建中畢業，母親北一女畢業，兩人都學醫，姊姊也是北一女學生。母親曾透過臉書讓親友分享她如何積極導引國小五年級女兒的教育--全家一齊看電影後，會要求孩子寫「心得報告」，讀了報告的親友無不讚賞文中顯露的超齡思想。
李姥的父親高農畢業，母親連小學都沒畢業。從小到大，父母對她採取的是「放牛吃草的隨你去」模式。15歲她不知天高地厚地闖進北一女。高三接近畢業時，因受不了壓力，藉口得了腦疾請求辦休學。事實上，父母沒給她任何壓力，學校也沒施壓，是她閉門造車地給自己壓力。後來還是進了台大，最終也拿到博士學位，但是李姥開始讀〈Time〉雜誌是在就業之後，偶而讀轉載的〈經濟學人〉文章則是退休之後。想著，當年如果父母是知識分子的話，或許她會更早讀〈Time〉、〈經濟學人〉、〈科學人〉等等。
就上述捷運內的資優女生、跳樓的資優女生及李姥的「大器晚成」為例，建議，父母介入孩子教育的程度，最好能遵循中庸之道，在過與不及之間拿捏適合孩子的資質與個性的分寸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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